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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与末嬉的再次见

面，是在好几年以后。这期
间，羿改掉了尿床的毛病，学
会了说话，而且又开始长起
了个子。不但个子变高了，最
让人想不明白的是长势凶
猛，凶猛得让人目瞪口呆。作
为这一家的男主人吴刚，突

然很惊奇地发现，羿竟然比
自己高出了半个脑袋。

不过，无论羿长得多快，
他的心底仍然还是个孩子，
一天到晚只会跟小孩一块
玩。由于吴刚平时根本就不
过问他的事，羿在外面闯了

什么祸，招惹了什么是非，别
人通常都是来找嫦娥问罪。

这时候，嫦娥已经是个
十八岁的小妇人，与刚来到
有戎国相比，她健壮了许多，
乳房结实，屁股饱满，是个干
农活的好手，还是当地最漂

亮的女人。
这一天，羿显然又闯了

什么祸，被造父揪着耳朵一
路押过来。由于羿的个头比
造父还高，高举着胳膊的造
父只能歪着身子，像一把翘
着嘴的茶壶那样走路。跟在

造父后面的是一脸怒气的末
嬉，然后是造父十三岁的儿
子枸和四岁的儿子逢蒙，还
有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孩子。

远远地看着羿被造父死
死地揪住耳朵，嫦娥就知道
他又闯了什么祸了。一群人

很快走近了，末嬉板着脸将
逢蒙带到嫦娥面前，冷笑着

说：“嫦娥，今天这件事，不能
就这么轻易算完。你得给我
一个说法，你们家的这个羿，
他竟然想射杀我的儿子逢
蒙！”嫦娥有些摸不着头脑，
又回过头来，看了看一脸无
辜的羿。羿的一只手上拿着
把弓，一只手捏着三支箭，好

像并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
误。嫦娥很着急地问他到底
是怎么了，羿不当一回事地
说，他不过是想要像有戎国
最好的射手布一样，好好表
演一下自己的射箭技艺。可
是正玩到了兴头上，造父突

然出现了，把羿好一顿痛骂，
然后像捉贼一样地把他给揪
到这来了。
“你小子好、好大的胆

子，” 造父气急败坏地说，
“竟然敢偷我的弓箭。”

“我没有偷你的弓箭，要

说偷，那也是枸偷的。”
羿不服气地还着嘴，孩

子们也七嘴八舌，都说羿手
上的弓箭，确实是枸从家里
偷偷带出来的。是枸将弓箭
偷了出来，那是一把刚做完
的良弓，凭小孩子的那点力

气，根本不可能拉开。可是羿
的臂力过人，不费什么劲就
把弓拉开了。不仅是把弓拉
开了，羿还跟孩子们夸口，打
赌说自己想射什么就能射什
么。一起玩的枸并不相信羿
的箭法，他爬到树上摘了一

个青柿子，然后放在了他弟
弟逢蒙的脑袋上，挑衅说：

“好吧，人家都说有戎国最优
秀的射手布常常就是这样表
演的，你既然是说你的箭法
好，那你就也试试看吧”。小

伙伴拍手叫好，都以为羿被
吓住了，没想到羿拉开了弓
就准备射击，就在这时候，造
父从天而降。
“羿，你真是昏了头

了，”嫦娥叹了一口气，说，
“想没想过，这箭这么射出
去，要是射到了人，怎么办？”

羿说：“不会的，根本就
不会射到人。”

末嬉从一个孩子手里拿
过那只正捏着玩的青柿子，
看着嫦娥的脑袋，不怀好意
地说：“好吧，我们就来看看
你这孩子的能耐。羿，现在我
把青柿子搁在她的脑袋上
了，你射给我看吧。”

这时候，已有很多人围
过来观看热闹。羿感到了兴
奋，根本也不去想会有什么
后果，拉开了弓，冒冒失失地
就要射击，嫦娥吓得花容失
色。末嬉冷笑着说，你也知道
害怕了。

羿示意嫦娥站好别动，
然后扭头就跑，跑出去很
远，回过身来，在大家还没
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拉
开弓就射。那箭仿佛长了眼
睛一样，向嫦娥直飞过去，
非常精确地射在了那个青

柿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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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天，俄罗斯第

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
集团和俄第五大石油公司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宣布了
一个决定：两家公司将合并
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集团。
合并后的新尤科斯石油公
司成为俄罗斯第一大、世界

第四大私营石油公司，石油
日开采量达230万桶。而霍
多尔科夫斯基正是合并后
尤科斯石油公司的总裁。正
当他向与会记者发表演说
之时，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
总裁却在人群边上静静地

守候着，然后便悄无声息地
溜走了。这一做法正反映出
36岁的罗曼·阿布的典型的
低调作风。

通过俄罗斯激进的私有
化改革，霍多尔科夫斯基成
为曾经掌控俄罗斯经济“七

大亨”中的后起之秀。美国
财富杂志估计霍多尔科夫
斯基的身家为 80亿美元，
是俄罗斯富豪榜上的大哥
大。俄罗斯媒体似乎更了解
霍氏的身家几何，估计年仅

40岁的霍氏拥有的资产高
达200亿美元。在叶利钦时
代，霍多尔科夫斯基一直是
“七大亨”中专心发财的小
兄弟，相对较少过问政治。
但当他自觉积累得差不多
了，逐渐开始向普京 “叫
板”。霍氏不仅是个亲美、亲

西方的人物，是让普京十分
头痛的政治对手。

普京多次向霍多尔科夫
斯基发出警告，但他一再越
过普京“不许富豪干政”的
底线。以霍氏为首的经济寡
头们日益猖狂地在俄罗斯
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
促使普京总统最终下决心

拔掉霍氏这根钉子。后来，
霍氏因逃税和欺诈等指控
被捕，成了曾经在俄罗斯要
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金融

七寡头”中第三个被普京施
以刀兵的大亨。

但正当他在狱中高卧，

拜读总检察官 3万页起诉
状大作时，他的合并伙伴阿
布拉西莫维奇突出奇兵，暗
渡陈仓，向霍氏的大本
营———尤科斯公司发起了

全面的冲锋。事实上，尤科
斯与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
合并案从法律上已经完成，
4月份公布、8月份得到俄
罗斯政府批准，10月份进行
了现金和股票交割，只等来
年1月正式启动新公司。出
乎所有人的预料，西伯利亚
石油公司突然宣布合并中

止，无疑是对霍氏和尤科斯
后腰上的致命一刀。

普京总统一再表示针对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法律行
动并不代表对私有化结果
的修正，同时也不会把尤科
斯收归国有。普京总统没有

食言。阿布拉西莫维奇的大

举出击给普京的承诺做出
了最好的注脚，根据总统好

恶对私有财产再分配不是
国有化，而且运作方式完全
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在尤
科斯事件沸腾了一个月之
后，普京终于亮出了底
牌———阿布这记回马枪。据
《华盛顿邮报》报道，阿布

拉西莫维奇曾飞往以色列，
与尤科斯大股东涅夫兹林
密谈，霍氏被冻结的40％尤
科斯股份的投票权正式被
移交到他的手里，会面详情
双方都没有披露。随后，阿
布拉西莫维奇又努力将他

的伙伴———西伯利亚石油
公司的 CEO什维德列尔推
上合并后的尤科西公司总
裁的位置，却遭到尤科斯公
司方面的拒绝。西伯利亚随
后在尤科斯董事会毫无准
备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了

中止合并的消息。
在 4月份合并的时候，

阿布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20%的股权以3亿美元的价
格卖给了霍多尔科夫斯基，
并将自己剩下的72%股份以
1比0.36的价格置换成了合

资公司的股票，而且精明的
阿布在随后的时间里也已将
自己手中大部分的股份换成
了现金，根据英国报纸的报
道，阿布通过出卖在俄罗斯
的产业至少获得了 18亿英
镑的资金，他有足够的资金

寻找再投资的机会。

ØÙÚz<Q�ÛÛÜÝ>ÞDßà +áTâãä

å7æçèéêÅë7�Þìíîïð>¯ñI Èòâ

ãäåCÞØÙíóÄô7�õì�]ö·>Ä÷I �

�øÈÇ>Tù7ìúûü�íD>ýFþÿ!� g·

>á""7 �#$%&'>Äôþ^��(>)*+

É�>²,È-8./000ð13T23<Qu4

56Qu78�

56 ,

,-#$%&'()

4ß9:

OP;<

789:;<=

所谓换气过度，简单地

说就是呼吸急促。当你遇到
不好处理的事情时，呼吸会
比平常急促一些。

当我们呼吸急促时，更
多的二氧化碳会从血液中流
失到肺部，再被呼出体外。但
是二氧化碳流失的速度远远

大于它在人体内形成的速
度。因此，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浓度降低到一个固定的百分
点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
一些变化。首先，皮肤下面就
会有蠕动的感觉。紧接着，就
会出现明显的手、手指、或者

身体其他部位的麻痹现象。
随着麻痹程度的增加，最后
就会有针刺的感觉。很久以
前，麻痹是和其他症状一样
敏锐的，但是现在，轻微的麻
痹症状已经让人感觉不到
了。只有在麻痹程度增强时，

人们才会意识到。接下来，心
跳就会加速，全身上下都会
感到由内而外的发抖。有时，
眩晕或者昏倒的现象也会经

常发生。只有极少的病例中
会出现抽筋现象，从轻微的
抽筋会逐渐发展到严重的手
足抽搐。起先看起来并不厉
害的痉挛，随着疼痛的加剧，
就会像骨骼肌肉抽筋似的停
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我们

确实碰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他们特别难过的时候，能从

吸气的那一刻开始，出现如
上所述种种症状，最终导致

手脚抽搐。
我曾经有一次深夜出诊

的经历，是被一个农夫叫起
来去看他的儿子。他当时非
常激动，因为他儿子刚刚掉
到干草堆里了。于是，我匆忙
赶到他的农场，然而，当我到

那儿的时候，却发现真正得
病的正是打电话来的农夫本
人。由于激动，他呼吸过度，
躺在地板上手脚不停地抽
搐。比起掉到干草堆里的孩
子来，他更值得同情。这样的
小插曲在可怜的农夫的生活

中经常出现。
有一天，镇子上的一个

牙医打电话来让我立即去他
的办公室。据他所说，这个农
夫正在大发脾气呢。但是当
我赶到的时候，却发现他正
躺在地上抽筋。去看牙科医

生是他最恐惧的一件事，每
日忧心忡忡的情绪令他呼吸
过度，终于在牙医的座椅上
发作了。

有些病人发病时表现出
来的病症比抽筋还严重。我
们很容易发现，受到惊吓的

病人通常会感觉好像有几千
几万支针在刺他，心跳也会
骤然变得缓慢起来。在人们
感到自己正向死亡迈进的时
候，确实会出现本能的恐惧。
在过度深呼吸时，有些人会
眩晕或者昏倒。曾经有个年

轻的女士，两个月内从未下
过床，因为她持续不停地呼

吸过度，一旦试着从床上起
来的时候，她就会马上昏倒。

有趣的是，在我们睡眠
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呼吸过
度现象。如果你定睛看着一
个正在熟睡的人，尤其是这
个人正被生活中的麻烦事困

扰着时，你就会发现他的呼
吸不均匀。

人类的大脑几乎是不休

息的，甚至在夜晚也会规律地
出现很多梦境。我碰到了一个
病例，患者来自于15公里外
的一个家庭。那个丈夫对着电
话不停地吼叫，差点震破我的
耳膜，“我太太犯心脏病了，
都快死了。你快点来呀！”

我对他们还是有点了解
的，有十成的把握是他妻子
得了过度呼吸综合征。当我

进门的时候，很庆幸我还是
及时赶到了。这夫妇俩都得
了过度呼吸，手脚抽搐，需要
用药物紧急治疗来放松紧张
的神经了。

当天病发的经过是这样
的：妻子从梦中惊醒，发现她
的手麻木了，并且心跳异常
缓慢。她首先想到的是，“我
可能得了和我妈妈一样的
病。”于是，两个人都莫名地

激动、紧张，继而呼吸过度
了。令他们惊奇的是，虽然得
了所谓的突发性“心脏病”，
可是他们都还好好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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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4日，多伦

多，圣麦克医院。
当王小灯走进沃尔佛医

生的办公室时，秘书凯西正
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探讨家
居生活方式的妇女杂志。凯
西对其中一则做草莓蛋糕的
配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

以一点也没有听见门响。后
来她的眼角的余光依稀扫到

了一抹模糊的红云，抬起眼
睛才发现是小灯。

小灯今天穿的是一件白
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了
一条桃红色的围巾，大衣底

下露出长长一截桃红色的裙
裾。裙裾随着脚步挪移着，在
地板上开出一簇又一簇灿烂
的桃花。

小灯推开诊疗室的门，
一眼就看见沃尔佛医生的办
公桌上摆着一束玫瑰。玫瑰

是白色的，花瓣裹得紧紧的，
离盛开似乎还有一段时间。
大约是刚送到的，塑料纸还
没有揭开。塑料纸是透明的，
层层交叠着，上面星星点点
地印着些粉红色的心。
“生日吗？”小灯问。

“你没有吗？今天全城所
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朵。”

小灯这才想起今天是情
人节，就低低一笑，说沃尔佛
医生，我就是全城唯一的那
个例外，否则我为什么要穿

越大半个城市来看你呢？
沃尔佛医生也呵呵地笑

了，说叫我亨利就好。其实，
不一定非得要等别人送你一
朵，你若能送给别人一朵也
是不错的。
“那你呢，亨利，你的花

是送人的，还是人送的？”
这女人有点厉害，至少

在嘴上。沃尔佛医生心想。
“上周的睡眠情况怎

样？”小灯从皮包里取出一沓
纸来，递给沃尔佛医生。

2月7日 全日睡眠大约
2小时45分钟。日间占30分
钟，夜间分两三段，2点到6点

之间。多梦。2月8日 全日睡
眠大约3小时，在夜间。1点
以后。断断续续，多梦。2月9
日 全日睡眠3小时，白天1小
时，夜晚2小时。有梦。2月10
日 全日睡眠3小时，在夜间，1
点以后，分两三段，有一些梦，

但不多。2月11日 全日睡眠
5小时！白天1小时，夜间从11
点左右至3点，中间完全没有
间断，有梦。这是服新药以来入
睡最早睡得最好的一天。2月
12日 全日睡眠4小时，全在
夜间，12：30以后入睡，有一些

间断。梦少。2月13日 全日
睡眠再次达到5小时，全在夜
间，有间断。多梦。

安慰剂开始起作用。沃
尔佛医生在笔记本上写道。
讲讲你的梦，什么内容？

还是那些窗，一扇套着

一扇的，很多扇。其实也不完
全是在梦里出现，有时闭上
眼睛就能看见。窗都是灰色

的，上面盖满了土。
最后的那一扇，你推开

了吗？怎么也推不开。小灯的
额角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

沃尔佛医生抚案而起。
这段时间，哭过吗？

小灯摇了摇头，神情如

同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可
是亨利，我试过，我真的试
过。今天，我以为我今天一定
会哭的，可是我没有。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小灯不说话，却一下一

下地揪着围巾上的缀子，揪

得一手都是红线头。亨利，有
没有一种泪腺堵塞的病？我
想哭的时候太多了，可就是
流不出眼泪来。他，今天，搬
出去了。我们刚从律师楼出
来，签了分居协议。女儿暂时
跟他，等我好些了再商量。

是你，还是他，要走的？是
我要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他的
心已经不在这儿了。他有一个
学生，也是同事，一直很崇拜
他的。那么他呢？他也喜欢她
吗？不知道，他从来不提。

所以，你要抢在他之前，

把话说出来。你一直都是控
制局面的那个人，是吗？

小灯吃了一惊。半晌，才
说：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
东西，是你可以永久保存的。
爱情不能，亲情也不能。

!!

!

!"

!


